
□许会敏 文/图

他是我家的天

我和八十多岁高龄的陈大爷
成了邻居 ， 并逐渐成了忘年之
交。 陈大爷虽然年事已高， 但耳
不聋， 眼不花， 精神矍铄， 身板
硬朗， 只是走路有些蹒跚。

陈大爷经常来我这里跟我拉
家常， 来看我订的报纸。 他阅报
时那种认认真真的态度， 让我都
肃然起敬。 每次他拿个小马扎坐
下打开报纸， 戴着老花镜的眼睛
便像黏到报纸上去了。 碰到不认
识的字时， 他还会问我。

陈大爷没学过拼音， 他让我
在旁边标上一个同音字， 默读几
遍， 直到记住为止。 当看完报纸
后， 他会把报纸板板正正地叠好
递给我。 看到特别好的文章， 征
得我的同意后， 就把报纸拿回家
去仔细地研读。 第二天一早， 他
就会把报纸拿回来还给我。 我对
他说： “陈大爷， 不就一张报纸
吗 ， 我看过了 ， 不用拿回来还
了。” 他说： “人要讲信用， 借
东西得还， 这是做人的原则。”

陈大爷穿着一直很简朴， 一
身庄户老头打扮。 有人问他以前
是做什么的， 他总回答： “种地
的呗 ！” 其实他是位离休干部 ，
一名老共产党员。 一开始， 我并
不知晓， 他也从未提起过， 还是
一位熟知他的人告诉我的。

知道真相后， 他才向我断断
续续地讲了他以前的历史。 陈大
爷十四岁就参加了八路军， 抗日
战争、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他都
参加了。 他曾幽默地说： “新中
国成立不久我就出国了， 够风光
吧， 不过是去保家卫国了。 ”他说
他一天也没进过学堂， 认识的那
几个字都是在战斗之余学来的。

陈大爷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千
多元， 而在我们这里像他这样的
离休人员都拿到六千多了。 我就
问他： “您为国家做了这么大的
贡献， 却因地区差别致使您拿这
么少的工资，您心理平衡吗？您觉
得吃亏吗？ ”他说：“想想那些在枪
林弹雨中一个个倒下的战友，再
看看这么多的下岗职工和在家待
业的大学毕业生，我知足了。再说
我的医药费都是实报实销， 钱够
用就行，我在心理上是平衡的。我
都这么大把年纪了， 还能看到国
家在一天天地强盛， 我的小日子
也过得挺滋润。由此看来，我不是
吃亏，而是赚大发了。”

陈大爷就是这样一个低调 、
好学、乐观、可敬的老人。 从他身
上， 我看到了一名老党员的宽广
胸怀，学到了许多可贵的东西。

■家庭相册

■“七一”特稿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
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
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如同
过眼云烟飘过， 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些
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子、 一张照
片……

■工会岁月

□阎友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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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老党员
□朱旭 文/图

广告

有网友戏谑： “一等男人家
外还有家 ， 二等男人有家还有
花———” 不好意思， 我是一等男
人， 因为我家外还有家。

年逾不惑的我目前在一家民
营企业担任工会主席的职务。

是的， 工会就是我的另一个
家。

工会活动室刚开放时， 硬件
就只有本地的一份日报和一份商
报， 别无他物。 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 于是， 我呈文公司予以经费
支持， 开明的老板大笔一挥解决
了当务之急。 获取了“第一桶金”
后， 我在旧书市场淘得了不少适
合员工口味的书籍， 购买了棋牌
供员工健康娱乐， 还购置了10台
电脑供员工工作之余上网……

这下， 咱的家可热闹了。
这不， 爱读书的陈梅刚刚问

过 “人在囧途 ” 的 “囧 ” 怎么
读， 取得一手好牌的李刚就 “征
求意见” 是打出方块还是红桃，
一旁刚刚学会打字的付大姐迫不
及待地央求帮她登陆和她女儿视
频聊天的QQ号码……

工程部的廖工有中度肥胖，
嗜烟酒， 常不吃早餐， 半年前的
一次熬夜， 因此引发面瘫， 入院
治疗了好久才治愈。

根据这个情况， 我从网络上
搜索了不少相关的信息， 每天通
过内部沟通平台私信给他一条忠
告或提醒， 敦促他改正陋习， 促
进健康。 上个月的一个星期六他

找到我， 诚恳地说： “阎主席，
真谢谢您！ 说实话， 当初我是很
有抵触情绪的， 后来， 我逐渐明
白了您的好意， 谢谢！”

如今， 性格开朗的廖工成了
活动室的常客， 进门就是一句：
我又来了……

上周五 ， 我在生产现场巡
视，发现素有“刀子嘴”之称的钟
泽美正在跟工段长彭迎春大声吵
架， 我赶上前去喝住双方， 厉声
要求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 临近
下班， 我给她们分别发送了一条
手机短信： 约定来 “家” 叙叙。

在活动室相见， 两人依然怒
气冲冲， 我先向二人检讨了自己
当时粗暴的语气， 然后问她们：
“假如我们是一家人， 也会发生
这种无谓的争吵吗”， 仨人就这
样唠起了家常。

事实也是如此， 一家人还有
碗勺碰锅沿的小矛盾， 来自五湖
四海的我们 ， 也像是一家人一
样， 需要互相体谅， 何必为了一
点小事情斤斤计较呢。

推心置腹的一席话， 赢得了
两人的赞同， 最终两人握手言和
了……

这就是我们 “家 ” 的一些
“小” 事。 虽然有点不务正业， 但我
却乐此不疲。 有些意外的是， 在今
年1月举办的换届选举中， 我有
幸再次当选工会主席。 看来， 我
还得继续管好这个 “家”， 当好
大家长这个角色。

工会主席的
家外之家

北京奥克斯口腔推崇 “匠
心” 牙医， 将牙齿当做艺术品来
打造， 即刻种植后的牙齿在美学
修复上也同样追求完美。 国际口
腔种植学会成员、 国内知名种植
专家、 北京奥克斯口腔种植主任
贾四庆说： “经手治疗的每一颗
牙都凝聚着牙医匠心独具的艺术
灵魂。 经过几十道的精细打磨、
比色、 上光， 确保每颗牙齿在形
态、 色泽、 质感上富有通透性和
灵动感。 以一种匠人之心来打造
的每一颗牙齿， 让患者不仅得到

病痛的治疗， 还让他们有了向人
炫耀的 ‘艺术品’。 牙医匠人不
仅仅是满足少数派品质需求， 更
是大医精诚的体现， 是对医术孜
孜不倦的追求， 对患者全心全意
的负责态度。”

现在到北京奥克斯口腔看
病，患者不用候诊，有专业的口腔
医师详细介绍了牙体缺损、 部分
牙缺失等不同病情的具体治疗方
案、 流程、 价格等。 以前看牙对
治疗流程和价格完全不了解，最
怕的是每次治疗之前要反复向医

生询问，现在心里有底了，不仅便
于选择， 而且治疗流程和价格的
“透明”让他们很满意。 方便患者
也方便了医生， 贾四庆说： “口
腔方面的治疗流程比较复杂， 过
去医生忙起来不可能对每位患者
详细介绍。 现在我们将复杂问题
简单化， 便于医患沟通。” 术后
“电话回访” 模式开通；“微信问
诊”不仅为患者解答口腔疾病、口
腔保健方面的问题， 同时经常发
布口腔健康知识；周末照常上班，
方便了患者周末就诊。

“匠心”牙医打造牙齿“艺术品”

无论长相还是性格， 我都像
极了他。 年幼懵懂那时， 曾毫不
避讳自己对容貌的失望， 在他的
面前抱怨为什么我没能承袭母亲
清秀精致的面庞， 偏偏如同与他
在一个模板里拓印过一般， 生来
就是一张挺括饱满的 “国字脸”。

而他并不以为意， 哈哈大笑
着把我举过头顶 ， 说上一句 ：
“这才是我的亲闺女呢！” 就算把
我的这点小纠结悉数抚平。

一生走南闯北、 历经数十载
尘世风雨的外公断言： 像他这么
贪妻恋子、小富即安的人，这辈子
不会有大出息。之所以如此说他，
是因为当年在７０公里外大煤矿里
干排水的他， 未跟家中任何人商
量， 便自作主张与一个在乡镇小
煤矿里干采掘的人互换了工作。
只因这边离家仅１２公里路程，下
班后可以骑着自行车回家吃住。

或许外公他们眼里， 他这么
做无异于是用个西瓜换了粒芝
麻， 可只有我和母亲知道， 有他
在的家里平添了怎样的安稳与踏
实。 从此再大的风雨， 我们都可
以不再恐惧、 放心安睡。

不过在我看来， 他一点也不
像外公预言的那样庸碌， 工作以
外的他生活极有创意。 家里大到
修房砌墙、 打制家具， 小到种菜
浇园、 磨刀换保险丝， 他都能信
手拈来， 并且在小细节处设计一
点新奇好玩的东西。 例如， 家里
衣柜门上的镂空小雕花、 葡萄架
下水泥的小树墩、 屋檐下精致的
鸟巢……都为我们那时并不富裕
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

不仅如此， 在我的成长记忆
中， 他的功能就相当于如今的百
度， 不管是外公外婆身体微恙需
吃药时、 我的作业题卡壳时、 母
亲的毛衫缩水时， 大家都习惯开
口问他， 而他也总能准确无误地
把问题解决。

然而他也有缺点， 整个青壮
年时期他不仅爱酒 ， 而且好逞

强。 动辄便会在外面喝得酩酊大
醉， 自己都不记得是如何把自行
车骑回家的。 甚至有次酒醉夜归
时 ， 他连人带车翻下十米的深
沟， 幸好人落在了沟底一户农民
的柴草垛上， 而车则直接被摔得
轮子变了形。 若非老乡发现得及
时， 还不知结果会怎样呢。 也就
是那一次， 性格温婉柔顺的母亲
对他大发了脾气， 并且取消了正
酝酿给他买辆摩托车的计划。

自9年前母亲因脑血栓导致
半身不遂后， 整个家里家外的所
有事就全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照
顾母亲 、 打理家务 、 采买购物
……同样被他驾驭得游刃有余。
尽管他没说过什么， 但我知道这
些年他过得不容易， 不过他的脸
上却丝毫不见沉重沮丧的气息。

每每在夕阳下， 看到他左手
挽着母亲的胳膊， 右手牵着那头
当宠物养的奶牛， 去树林里散步
的情景， 我心里就特别感慨： 这
个曾经给了我生命的男人， 如今
正用深沉而从容的爱， 为我们守
候着这个完整的家。


